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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里的一天，上海交通大学钱
学森纪念馆即将开馆。

那天钱学森秘书接到一个电话，是二炮
老司令李旭阁夫人耿素墨打来的，说家里整
理书房时，发现一个笔记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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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旦
钱学森在为我军高级将领讲《导弹概述》的
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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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美国长岛被幽禁
&

年的钱学
森，经冯·卡门学派师生的奔走，以及新中国
政府的多方交涉，终于获准回国。

赤子归来
)

印证了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
将军的判断：一个钱等于五个美国海军陆战
师。归国后的钱学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
接见，并被任命为负责导弹开发制造的国防
部五院院长。家还未安顿好，钱学森就开始
向从战争中走来的高级将领描绘中国战略
导弹发展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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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旦，第一场春雪刚刚落下。那
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的总参作战部
空军处参谋李旭阁，被处长杨坤叫进办公
室，递给他一张入场券，说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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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总政排
练场有个秘密报告，你去听听！

李旭阁骑车而去，中南海到新街口总政
排演场大厅不远。他匆匆步入会场，已座无
虚席。令他吃惊的是听讲的几乎都是清一色
的上将、大将，他们都是三总部和驻京军兵
种的领导，许多人都是他熟悉的。主席台上，
摆着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的名字。满堂高
级将领，惟有他一个人年纪最轻，职务也最
低，佩戴少校军衔。

刚刚落座，电铃就响了。陈赓大将率先
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位穿中山装的学者，两
个人坐下，陈赓大将便介绍说，这位就是刚
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
气动力学家，今天由他给大家讲世界上最先
进的尖端武器———导弹。顿时，全场掌声雷
动。

钱学森教授站起来鞠了一躬，然后走至
黑板前，挥笔写了一行字：“关于导弹武器知
识的概述”。

李旭阁在一个新笔记本上记下这一行
字，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世界上最尖端武
器的介绍。他聚精会神地听，一丝不苟地记，
记下钱学森教授介绍的导弹结构的用途和
美国、苏联的发展现状。然后他饶有意味地
说，“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
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
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
部队。”以后，钱学森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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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高等军事学院讲授火箭和原子能的运
用，李旭阁再次前往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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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李旭阁在整理过去资料
时，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当年的笔记本，打开
一看，竟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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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旦听钱学森讲课的
详细手记。钱学森儿子和秘书得知后，立即
专程来到他家，将原件拍照和复印，放到上
海交大钱学森纪念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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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钱学森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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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出席的嘉宾中，钱学
森夫人蒋英特意加上李旭阁的名字。会上

)

蒋英握着李旭阁的手说
)

钱老让我转告你，他
从未曾想到

)

在当年听他讲课的高级将校官
中间，一位最年轻的少校，成了他当时建议
成立“火军”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司令员。

李旭阁笑了
)

说我的命运从听钱老讲课
的那一刻

)

便与中国战略导弹事业连在一起
了。

作为中国首次核试验的办公室主任，李
旭阁见证了当年的分分秒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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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罗布泊一片寂静。原子弹于
早晨运到了铁塔架前进行交接。张爱萍再度
下达命令，

+

点钟插火供品雷管。
铁塔兀立，像一个金刚，将第一颗原子

弹高擎入云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张爱萍
对李旭阁说：“旭阁，走，回主控站。”

李旭阁跟随张爱萍到了主控站，只见九
院院长李觉将军已将主控站的起爆钥匙交
到负责主控室指挥的张震寰手里。这时，李
旭阁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话，传达总理指
示，“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张爱萍立即

与我直接通一次电话。”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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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李旭阁跟随
张爱萍来到距离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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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里的白云岗。观察所设在一
个土坎堆前，李旭阁环顾左
右，发现他们请来的新疆军
区与自治区领导人王恩茂、
赛福鼎、郭鹏皆在场，而核科
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
怀、邓稼先、朱光亚等一批人

已在零时前几分钟，走进了观察所掩体里。
背对核爆心，向背而卧。

李旭阁曾说，为了看到原子弹爆炸的瞬
间，可以豁出去一只眼睛，也在所不惜。张爱
萍摇了摇头说，旭阁，勇气可嘉，决不可蛮
干，通知所有人坚决不许面向爆心。

距离
(&

时越来越近。倒计时秒表在咔
咔作响，李旭阁的心禁不住一阵狂跳。随着
指挥员倒计时报数，只听一声起爆口令，死
寂的戈壁滩上遽然掠过一片耀眼的白光，远
处传来一声轰隆隆的雷霆巨响，大地震颤
了。遥远的天边，一个火球缓缓裂变，红云般
的蘑菇浮浮冉冉，冲天而起，扶摇苍穹，飓风
席卷天地。一会儿红色蘑菇云在半空中漫漶
翻卷，次第成乳白色。白云悬空，美丽的毒蘑
菇绽放天地之间。李旭阁欣喜如狂，却没有
忘记将手中的电话递到张爱萍手中说：“总
理就在电话之中，他在等你报告情况。”

张爱萍此时却难以抑止内心的激动，
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周恩来在电话
里问张爱萍。

张爱萍扭头问身边的核科学家王淦昌，
“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是核爆炸！”王淦昌肯定地回答。
张爱萍立即向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

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
志表示热烈祝贺！”

首次核试验尘埃落定。当天晚上，庆功
宴过后，张爱萍忧心忡忡地说，旭阁啊，也不
知那铁塔炸成了什么样子？

李旭阁沉吟片刻，主动请缨道，“张副总
长，我明天坐直升机飞到爆心，从空中看看
铁塔倒塌的真实情况，回来向你报告。”
“不行！太危险。”张爱萍摇了摇头，“现

在爆心核辐射和核沾染超标千万倍，对身体
危害太大！”
“科学家们说没事，只要防护得当。”李

旭阁毫无畏惧地说，“我穿上防护服，戴上防

毒面具，问题不大！再说舍不得孩子套不到
狼！”

在李旭阁再三请求下，张爱萍副总长同
意了，叮嘱他，一定要防护好自己。

核爆后第二天，爆心废墟上仍旧弥散核
尘埃，探试仪器指针未进核心圈，便指向尽
头，蜂鸣器突突地叫得人心慌。李旭阁穿上
防化服，戴上防毒面具，与马兰基地一位摄
影员，登上直升机。十几分钟后，飞抵核爆
炸的铁塔上空，作低空盘旋，李旭阁让飞行
员在空中悬停，自己伸出半个身子朝下俯
瞰。核爆过后，铁塔扭曲变形成了一堆麻
花，倒成一片，化成铁水，凝固于地，黄沙飞
过后，显得灰头垢面。他请飞行员从不同方
向，飞掠铁塔上空，让摄影员选最佳角度拍
片。一直在爆心上空盘旋了十多分钟后，完
成了所有观察和拍摄，才安全返航。降落到
洗消站进行洗消。随后李旭阁摘下防毒面
具，捧于手上，穿着防护服，伫立在直升机
面前，留下了一张照片，也留下了中国军人
的勇气和豪情。回到指挥所，他向张爱萍总
指挥汇报了塔架毁伤状况，张爱萍上将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当晚，李旭阁挥笔填词一
首：《西江月·塔架》抒怀，“为了科学试验，
粉身碎骨何惜，雷声鸣时体化灰，为国扬眉
吐气。”

两弹一星先后试验成功，扬我国威、军
威。在这一艰巨、复杂的伟业中，耸立着一座
座丰碑式的人物。我们将永远铭记钱学森、
王淦昌、邓稼先等人的英名以及他们所创造
的震撼世界的奇迹！

钱学森的百姓情怀
钱学敏

我亲爱的堂兄钱学森怀着对祖国
人民深深的眷恋之情，静静地走了。他
对祖国人民的这份情、这份爱就像一
团永不熄灭的圣火，始终在他胸中燃
烧，并化为壮我中华、富我民众而奋斗
不息的力量。中国今日之强大是和以
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英杰的无私奉献
分不开的。

连日来，我悲痛欲绝，泪如泉涌，
多少话不知从何说起，暂以一段往事
的回忆，聊寄我无尽的哀思。

钱学森非常钦佩那些不等不靠敢于与
贫穷落后做斗争的普通百姓，我时常见到他
每谈起这些事情就心潮起伏，极为动情。记
得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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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一天，北京乍暖还寒，
钱老约我们几个人来到他的身边。我以为他
会像往常一样，开门见山就和我们谈工作、
谈学术、谈他正在思考的一些艰深的科学问
题，所以我在他的客厅里刚一坐下，就急忙
打开笔记本准备速记；没想到，这一次他老
人家一开口和我们谈的竟是一座真山、一座
大山———太行山。

他手指着《人民日报》上穆青的长篇报
道《两张闪光的照片》让我们看，只见照片上
的人都是用一根绳索捆住自己的腰部，吊在
悬崖峭壁上，手中紧握着长长的撬杠，仿佛
正在踢来荡去。我不觉为之捏了一把汗，心
里想，太悬了，这人不要命啦！怎么回事？只
听钱老说：“这是一篇关于‘红旗渠’的报道，
作者穆青多次去太行山，他和当地农民感情
很深，所以写的东西真实动人。”我知道钱老
对穆青一直都很赞赏，他最喜欢读穆青笔下
的“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人物篇。

钱老接着说：“‘红旗渠’这件事情过去
咱们都听说过，昨天我反复读了这篇通讯报
道以后，想了很多。你们看，林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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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农
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顽强战斗十个春秋，
硬是用双手握住撬杠、镐或钎奋力劈开了太
行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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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引入漳河
水，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穷困面貌。这是多么
了不起的事情啊！”说到这里，钱老好像又看
到了林县农民们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
正在奋战的情景，从而为他们这种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伟大精
神深深地感动着。

提起“红旗渠”，我记得周恩来总理曾经
说过：“这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
但是，当我把目光从《两张闪光的照片》移到
钱老的脸上时，我发现在他那由于过分激动
而泛出红晕的脸上掠过一些倦意，好像是缺
觉了。咦，他一向早睡早起，睡觉质量很高，
为什么没睡好呢？我猜想可能是昨晚他读了
“红旗渠”以后，思绪万千，彻夜难眠，不仅为
林县农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也为曾
经陷入苦难的农民兄弟而动情了……

果不其然，钱老指着照片上的一个人继
续给我们介绍说：“他叫任羊成，当时因为每
天吊在悬崖上清除山体爆破后的险石，腰里
都勒得血肉模糊了，他们就是这样不怕苦、
不怕死地干的 ……”当我再一次盯住这两
张闪光的照片仔细观看时，只听得钱老轻轻
地叹息了一声，语调沉重地说：“农民太苦

了！过去林县这个地方山高坡陡，土薄石厚，
十年九旱，吃点水都要来回攀爬几十里山
路，种田当然很困难，能有糠菜半年粮，就算
好年景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使
得这里的不少农民都得了皮肤病、‘大脖子’
病、食道癌等地方疾病……”钱老的语声渐
渐有些低沉。

我惊叹钱老对林县百姓的苦情竟是如
此地了如指掌，禁不住自言自语地随着他
说：“看来他们那儿缺碘，又长期缺医少药，
唉，农民活得太苦了！”钱老点了点头，更为
动情地说：“遇到大旱年景地上颗粒无收，许
多农民就在这荒山野岭里慢慢地冻饿而死
了。”话音未落，他哽咽了，只见钱老抬眼望
着阴冷的窗外，仿佛听到了百姓沉痛无奈的
呼声，探测到人民苦难的深渊，心里十分难
过，禁不住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不由得心头一颤，说实在的，钱老这
位“两弹一星”的元勋、世界级的大科学家，
虽一向比较严肃，但也是个乐观的人，和我
们在一起时总是兴致勃勃地谈今论古非常
快乐，没想到这一天，当他老人家触摸到普
通百姓的疾苦时，竟流露出如此深切动人的
情怀，我一时不知所措，便慌乱地安慰他说：
“现在他们都好过了，有了‘红旗渠’他们吃
水种地都不愁了……”再往下，我也不知该
说些什么才好，那一刻，我们都沉浸在林县
农民曾经的苦海里，许久，大家默默无语。

可能是因为我曾经亲身感受到过钱老
对普通农民的深情与关注，以及他对“红旗
渠”精神的高度赞扬，五年后的一个秋天，忽
然得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红旗渠精
神》大型展览会，我立即放下手头一切事情，
急急忙忙赶往天安门东侧的展览大厅，想近
距离地再一次接受这伟大精神的洗礼。

展览大厅里回荡着“定叫山河换新装”
的背景音乐，展厅四周布满了历史照片、部
分实物、沙盘模型、录音录像等展品，谱写着
林县人民在共和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里“肩
负起人民重托”、“千军万马战太行”等的动
人篇章。

当我认真听取讲解员讲解时，忽然发现
这位老讲解员与背后展示的相片上那位抡
着大锤的年轻姑娘长得很像，便禁不住冒昧
地问了一声：“你就是那位铁姑娘队长郭秋
英吧？”没想到她淡淡地一笑，默认了。顿时，
展厅里响起一片惊叹之声，大家不约而同地
把目光投向她那张黑红的笑脸上。

然后，我随着观众在林县人劈山凿渠时
用的工具、穿的服装等实物之间慢慢移动
着，蓦然抬头看去，嗬，多年以前钱老指给我
们看的那“两张闪光的照片”，正大大地张贴

在展厅的北墙上！ 照片前有十几位观众和
记者围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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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上下的男子；这男子一
脸英气，正在比比划划地讲着什么。这时，突
然有人惊喜地喊道：“任羊成！任羊成！”我赶
紧凑上前去一看，呵，这就是全国劳动模范
任羊成！我暗自庆幸不虚此行。

当我最钦佩的人忽然出现在眼前时，不
知怎的，我心里特想看看他腰部的伤疤，问
问他那一圈“老茧腰”是否已经长好？这时，
可能早已有人向他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只听
见这位朴实的农民谦虚地对大家说：“没什
么，没什么。”他边说边快步走动着，我紧紧
跟着他，仔细端详他那副坦然无惧的样子，
不禁暗暗地思忖，人们都说：“除险英雄任羊
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而他舍身抢险十年
后，仍然英姿焕发地站在这里话当年，很可
能是因为他浑身是胆，阎王爷也惧他三分，
不敢收留他。真是个可敬可爱的人啊！

接着，我独自停留在林县农民开凿“红旗
渠”的录音、录像里时，整个身心被这种为了
摆脱穷困而团结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强烈
地震撼着，我一遍又
一遍地反复观看，希
望这种可贵的精神
能够永远融入我的
心灵，带我走向崇高
的境界，因而，久久
不愿离去。

直到傍晚，成
千上万的观众已逐
渐散尽，这时，我忽
然看见从外面走进
一位身材高大、满头
银发的老人，他身着
整齐的中山装，腰板
挺直，精神矍铄。大
厅里的几个工作人
员立刻迎上前去，恭
敬地陪着他顺序参
观。我也悄悄地混入
其中，想最后再听一
遍讲解员的动人解
说。没曾想，那位身
着红色衣裙年轻秀
丽的讲解员姑娘仰
望着老人，忸怩地叫
了声“杨书记！”就不
好意思讲下去了。

我 一 听 她 叫
“杨书记！”嘴里不
觉 流 出 了 心 中 的
话：“是林县县委书

记杨贵？”旁边立刻有个声音纠正我
说：“不对，他是安阳市委书记！”我无
心争辩，正在纳闷，没想到这位高个儿
的白发老人很快低下头凑到我的耳边
小声说：“我是安阳市委书记兼林县县
委书记。”他故意在“兼”字后面停顿了
一下，说完，我们一起都笑了起来。原
来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就是钱老
深深敬仰的老英雄杨贵啊！

我脑子里立刻回想起杨书记那句
“头可断，血可流，修不成水渠誓不休”的铿
锵有力的誓言，也闪现出他年轻时戴着黄色
安全帽，穿着蓝布装，扛着大铁镐，带领大家
风餐露宿、劈山筑渠的情景。我激动极了，好
像是“追星族”遇到了自己最崇拜的偶像，寸
步不离，总想从他那伟大的精神宝库中再多
淘到些珍宝。

无奈，天色已晚，我只得依依不舍地走
出了《红旗渠精神》展览大厅，抬眼望去，只
见长安街两旁华灯初上，犹如千万朵白玉兰
含苞待放，映照着中南海的绿树红墙，我的
耳畔仿佛又一次响起了钱老那句至理名言：
“中国人很聪明，又最能吃苦，只要领导得
好，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

此时，我也更深切地感触到了钱老无
尽的情与爱早已和这块多难的土地、英雄
的人民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他能够为了使
祖国摆脱贫穷落后和苦难，使中国人民过
上有尊严的生活，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奋斗一生，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
力。

钱学森肖像（油画） 郑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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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因为“中国航天之父、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仙逝，各

家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钱老的生

平和事迹。在众多报道中，有一批

钱学森写给他的外甥女、天津大学

物理系陈天伦教授的书信，读来十

分感人。

有一封信很短，全文不过百

字，看后却令人怦然心动：“我很高

兴听到您一家在当前高等院校纷

纷搞‘创收’的环境中，竟能‘安贫

乐道’，‘以不变应万变’，真我中国

知识分子之本色也。让我对您和您

一家表示敬意。”在这封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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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信里，钱老对外甥女一家在

市场经济大潮袭来时，不跟风搞所

谓的“创收”，专心搞业务，安贫乐

道的做法表示了自己的充分肯定，

认为这是“真我中国知识分子之本

色也”。

安贫乐道，是中国百姓自古以

来称颂的美德。道就是主张、思想、

学说。意思是安于贫

困生活，以守道为乐。

《论语》：“子曰：‘贤

哉，回也！一箪食，一

瓢饮，在陋巷，人不堪

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这大概是中国

知识分子最早的安贫

乐道典型了。孔子的

弟子颜回家境贫困，

身居陋巷，缺吃少饮，

别人看了很忧伤，而

颜回却认认真真地读

书，沉浸在遨游知识

海洋的快乐之中。《后

汉书》又向我们介绍

了杨彪的安贫乐道：

“安贫乐道，恬于进

取，三辅诸儒莫不慕

仰之。”东汉名臣杨

彪，世代忠烈。任京兆

尹时毅然处死巨宦王

甫。献帝时为太尉，董

卓欲迁都长安，百官

无敢异议者，唯其力争，免官。卓死

复为太尉，李郭之乱中尽节护主。

后为曹操所忌，诬以大逆，孔融力

救始免。后其子杨修为曹操所杀，

闭门不仕十余年。孔融说：“杨公四

世清德，海内所瞻。”《晋书》称赞刘

兆“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

数十年。”“安贫乐道”亦作“安贫守

道”。大文豪苏东坡在《荐布衣陈师

道状》中说：“臣等伏见徐州布衣陈

师道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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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是中国市场经济

大潮袭来之时。人们的价值取向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在这个大

潮中的不和谐音就是“一切向钱

看”，就连一向被称为“净土”的高

等院校，也出现了以各种名目“创

收”的不良风气。而钱学森的外甥

女陈天伦一家，不为外界环境所

动，安贫乐道，专心教书育人，彰显

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钱老对此

表示了自己的敬意。

其实，钱老自己就是一个安贫

乐道的典型。钱学森祖籍浙江杭

州，从小就很有志气，
&

岁就能读

懂《水浒》，立志长大后也做英雄，

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在美国

获博士学位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和

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从研究员一

直当到教授。照理，钱老一家在美

国的生活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当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自己学到的

知识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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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毅

然带全家返回祖国。他牵头成立了

中国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

年

完成了东风导弹计划，并且在

(%'#

年试射成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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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功

将“神舟五号”送入太空的“长征”

火箭，也是在钱学森研究的基础上

开发的。很多人都说，是钱学森点

燃了中国的强国梦想。

钱学森的近亲陈天山，他的外

公与钱学森的父亲是亲兄弟。他说

起了一件往事。他说：

“当时的钱氏大院在

杭州东街路，钱氏大

院以前有
*

万平方

米，住的都是钱家的

人。这个大院后来拆

掉，分给我们的房子，

钱学森也分到一套，

我当时写信给舅舅，

他回信说，我是无产

阶级，我不要房子。”

他说，钱学森平时很

节约，可国家要赔给

他房子，他却不要。上

海交大档案馆原馆长

曾勋良教授也说起一

件往事。当时上海交

通大学要成立档案

馆，曾勋良负责收集

校友资料与实物。他

问钱老有什么东西可

放在档案馆，钱老说，

他不要王婆卖瓜自卖

自夸，就给了曾勋良

两支铅笔和一个本子。曾觉得不

够，就左看右看，看到墙上挂着一

只很旧的公文包，就说好不好把公

文包给我？钱老不肯，说这只公文包

他已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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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现在也还要用。

曾勋良说，那时是上世纪
+"

年代后

期，钱老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节俭，他

起草文稿，都是写在废旧的挂历背

面或会议材料的背面。作为一个大

科学家，这样做确实十分难得。因

为，在钱老的心中，中国知识分子的

本色就应该是安贫乐道，生活上低

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把自己的一切

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国家和人民。

如今，一代科学巨匠已离我们

而去。但是，

他那种安贫

乐道的精神，

却长留人间，

继续照耀着

我们前进的

方向。

情系西北工大

李小聪 王凡华

在许多人眼里，钱学森不仅是
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对科学
家全部含义的诠释。在西北工大师
生心里，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
家、一个航天科技领域的领导者、一
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更倾注了一段
与西工大难舍难忘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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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在钱学森
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
立。

(%&,

年
!

月，周总理签署国务
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
五院第一任院长。此时的国防科技
事业百业待举，急需专业人才。培养
人才，自然首先考虑的就是学校。作
为早期中国航空工程教育的一个亮
点，刚刚成立不久的西安航空学院
（后为西北工业大学）“师出名门”，
精英荟萃，吸引了钱学森的重点注
意。他欣然为西安航空学院师生们
题词：“在你们这一代里人们一定会
开始星际航行，这是航空技术的方
向。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一个文
化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我们的
家底是薄的。怎么样才能很快地而
又现实地赶上去呢？这是你们需要
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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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校应时而动，率先
在全国成立了宇航工程系，是我国
最早的宇航院、系之一，后发展成为
航天学院，已形成从本科生、硕士生
到博士生以及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
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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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学校不辜负钱
老的嘱托，参与了“神舟系列”飞船
(

号到
'

号的研制任务，是“为中国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做出贡献单位”
的两所高校之一。一系列成绩的取
得，与当年钱老的殷切关切密不可
分。

今天，中国是继俄美之后第三
个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航天大国，
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
出舱关键技术的国家。我们在赞叹
钱老高瞻远瞩的同时，也深深地为
钱老所提出的问题而感慨。

钱学森终究是一名科学家，在
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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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交
给他的重大历史使命以后，这位“科
学元帅”甚至对他身边的秘书说过：
其实，搞“两弹”这种工程项目是组
织上的任务，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
上的创新。

的确，这位中国的航天专家不
仅是一名技术专家，还被认为是一
位文、理、工复合型的科学家。西北
工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退休教授
傅正阳曾经“享受过”钱老的三次亲
笔回信和一次三个半小时当面交谈
的高规格“礼遇”。他深情回忆道：
“钱老师的谦谦君子之风和对研究
生教育的真知灼见让我们很感
动！”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钱老留给
西工大人的思考———创新，是摆在
西工大师生面前几十年一以贯之的
主题。西北工业大学一定不负钱老
的期望，为中国现代航空、航天工程
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